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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及其主控因子分析

简钰清， 龚建周①， 罗雅红， 李佰和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进行乡村聚落用地演变主控因子识别与分析可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和行动实施。 利

用景观扩张指数，揭示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的扩张模式，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主控因子并进行

机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１） 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呈现以珠三角为主、东西两翼为辅的空间扩张格局；
（２）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乡村聚落用地扩张以边缘式为主，并与填充式、飞地式交替变化；（３）人均 ＧＤＰ、人均粮食产量、
人均农业总产值等社会经济因子为各时段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的主控因子；（４）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乡村处于工业化和城

镇化高度发展期，形成了景观要素复杂化、空间结构分化和地域功能多元化的态势，乡村聚落用地面积增加较为

明显，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乡村规划集中化和一体化趋稳，乡村聚落用地变幅较小。 因此，为推进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

城镇化战略的实施，需要深入研究区域社会经济与乡村聚落用地变化之间的关系，多视角剖析其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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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７ 卷

　 　 乡村聚落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由各生产要

素组织和发展而成的居业协同体［１－２］。 随着工业化

和城镇化高速发展，乡村聚落在内外动力综合作用

下经历着转型发展和空间重构的复杂耦合过程［３］。
近年来，乡村聚落在统筹城乡发展等宏观政策推动

下进入新阶段，但仍受到区域差异性［４］、地域空间

坍塌［５］、人地关系失调［６］ 等问题制约，面临着无法

满足发展转型的客观需求以及多维空间需迫切优

化重构的困境。 乡村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

志，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和目标。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定区域内乡村转型

发展、乡村空间重构、乡村功能提升的系统过程［７］。
鉴于此，乡村发展的重点从城乡统筹转化为内生动

力培育以及外源驱动力作用下的转型发展和空间

重构［８］。 因此，乡村转型发展、空间优化重组是我

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紧迫需求，也是战略推动下的

学术热点［９］。
乡村转型发展是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

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内生反馈过程及变化作用

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重构［８］；乡村空间重

构即是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优化调整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重组过程［１］。 多年

来，我国学者就乡村发展研究所涵盖的多尺度演变

特征、内外驱动机理、空间优化重组、发展模式途径

等多重核心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成

果［９－１０］，丰富了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践思路，对中国

特色的乡村学术学理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乡村用

地格局的变化是乡村发展转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

一［１１］。 随着以人口过疏化、农地边际化、宅基地空

废化、基础设施落后为特征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

缘化”问题的深入探讨［１２－１４］，研究范式多以惯性思

维定义乡村用地处于收缩状态，形成了乡村收缩研

究偏向。 近年来，在分析乡村时空地域格局及聚落

规模体系时有不同于乡村收缩的新认识［１５－１６］。 然

而，针对乡村聚落用地格局研究仍有待结合乡村时

空传承和现实发展需求，从不同的空间格局视角进

一步深化和丰富乡村聚落演化过程分析。 此外，不
同乡村聚落用地格局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异程度，但
已有研究多采用传统统计方法探析其背后机理［１６］，
容易忽略要素间的空间关系。 该研究将突破以往

空间收缩与短时视角，探测用地演变特征与驱动机

理空间层面之间的关系。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农村工业

化和快速城镇化发展极大推动了乡村发展转型与

空间重构的升级。 然而土地利用粗放、乡村建设无

序等问题也较突出。 特别是乡村聚落用地在三旧

改造和城市更新等地方性政策实施下经历了不同

程度的撤并和退补，同时也伴随着乡村景观要素复

杂化、空间结构分化、地域功能多元化等新态势。
为了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广东省率先提出要在乡

村振兴上走在全国前列。 实施乡村振兴亟待破解

的区域乡村性问题包括：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聚

落用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主要因子及机制是什

么？ 因此，笔者以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广东省乡村聚落用

地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景观生态方法探测乡村聚

落用地变化特征；其次利用景观扩张指数揭示乡村

聚落用地变化模式；最后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主要

影响因子，探讨“广东模式”的乡村聚落用地演变机

理。 研究结果可为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整治与发

展规划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域、数据和方法

１􀆰 １　 广东省乡村聚落发展概况

广东省（２０°１３′ ～ ２５°３１′ Ｎ，１０９° ３９′ ～ １１７° １９′
Ｅ）属于东亚季风区，全省年平均气温 ２２􀆰 ３ ℃，年平

均降水量 １ ３００～ ２ ５００ ｍｍ，从南向北分别为热带、
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气候区，气温和降水呈南高北

低的趋势；全省大体上属于东南丘陵地区，地势北

高南低，具有显著的自然地理阶梯过渡性［１７］。 广东

省下辖 ２１ 个地级市（图 １），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

省，其 ＧＤＰ 已连续 ３０ ａ 全国排名第一。 受自然地

理条件限制以及不同政策的引领，改革开放以来已

逐步形成以珠三角为核心的“核心－边缘”、“沿海－
山地”的梯度发展格局，进一步导致乡村发展面临

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之策。
１􀆰 ２　 研究数据

空间数据为广东省土地利用矢量数据（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和包括降雨

量、气温、日照时数的气象要素站点观测数据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均来源于

中国 科 学 院 资 源 环 境 科 学 数 据 中 心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 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矢量数据包括耕地、
林地、草地、水域、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和未利用土地

共 ６ 个一级类型，其中的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再细分

为城镇用地及其他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 ２ 个二级

类型，共 ７ 个土地利用类型。 乡村聚落所对应的土

地利用类型为农村居民点，即指独立于城镇之外的

农村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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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Ｓ（２０１９）０６６

图 １　 研究区域及地理探测格网

Ｆｉｇ􀆰 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

　 　 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及其地级市统计

年鉴（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广东省仅出版《１９８５ 年统计年鉴》且当期

行政界限较为复杂，难以辨析每个地级市的统计数

据，因此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不被纳入地理探测研究部

分。 此外，为了保持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行政区划

的一致性，以 ２０１５ 年的行政界限为标准进行研究。
１􀆰 ３　 研究方法

１􀆰 ３􀆰 １　 乡村聚落用地扩张模式识别

景观扩张指数是由斑块生成的包围盒所定义，
用以识别某一时段景观扩张模式的指数测量方

法［１８］。 包围盒的基本思路是利用某种形状简单的

几何体来紧密包裹对象物体，应用较多的包围盒是

与平面坐标轴平行的矩形，是一个覆盖景观斑块的

最小和最大坐标空间范围的矩形［１８］。 基于包围盒

的景观扩张指数计算公式［１８］如下：

ＩＬＥ ＝
ＡＯ

ＡＥ － ＡＰ

× １００， （１）

ＩＬＥ ＝
ＡＬＯ

ＡＬＥ － ＡＰ

× １００。 （２）

式（１） ～ （２）中，ＩＬＥ为斑块的景观扩张指数，０≤ＩＬＥ≤
１００； ＡＯ 为包围盒中原有的景观面积； ＡＥ 为斑块的

包围盒面积； ＡＰ 为包围盒中新增斑块的面积； ＡＬＯ

为放大包围盒中原有景观面积； ＡＬＥ 为斑块放大包

围盒的面积。 当新增斑块不是矩形时用式（１）计算

景观扩张指数；当新增斑块为矩形时，任何一种扩

展计算出的景观扩张指数都为 ０，显然对于景观识

别是不合理的，因此参考刘小平等［１８］ 将最小包围盒

放大 １􀆰 ２ 倍后，用式（２）计算景观扩张指数，计算过

程分为两大部分：一方面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２ 软件提

取各时段的新增乡村聚落斑块图层；另一方面在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 ２０１０ 软件中采用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 进行 ＩＬＥ指

数计算。
１􀆰 ３􀆰 ２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主控因子识别

（１）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模型（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ｏｒｇ ／ ）
是基于统计学的空间方差分析用以探测空间分异

性以及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原理是空

间分异性在统计学中表现为子区域（类、层）的方差

小于整体的方差［１９］。 地理探测器模型如下：

ｑ ＝ １ － １
Ｎσ２∑

Ｌ

ｈ ＝ １
Ｎｈσｈ

２。 （３）

式（３）中， ｑ 为某因子指标的空间异质性，用于探测

该指标对乡村聚落用地扩张的影响力大小； Ｎ 为整

个区域样本数； Ｌ 为分区数目； ｈ 为分区标识， ｈ ＝
１，２，…，Ｌ；σ２ 和 σｈ

２ 为整个区域和单元 ｈ 区域景观

扩张指数的方差。 ０≤ ｑ ≤１，ｑ 值越大，表明该指标

对用地扩张的影响力越强；反之，ｑ 值越小则影响力

越弱；当 ｑ ＝ ０ 时表明研究对象不存在空间异质性，
乡村聚落用地扩张空间分布呈随机性。 采用 ５ ｋｍ×
５ ｋｍ 的分区（网格）单元进行地理探测器计算。

（２）乡村聚落用地扩张的影响因子

乡村聚落用地扩张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

理区域差别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多种因子

持续累积演化的空间叠合过程，即所选取的因子需

经时序测算具备动态属性，因此未采用高程、坡向

等短期变化较小的因子。 综合广东省自然气候特

征以及表征乡村聚落特征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自

然环境和社会经济 ２ 类 ８ 个因子（表 １）。
所有因变量取研究时段始末的变化值，等距划

分为 ６ 个级别，即 Ｘ 以级别标识。 其中自然地理因

子的值采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 方法插值，社会经济因子值为各

地级市年鉴上的统计值。 因变量 Ｙ 为对应时段各分

地级市景观扩张指数的众数。

Administrator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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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扩张影响分析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目标层 规划层
指标层

指标 符号 单位
指标数据
处理方法

乡村聚落用地 自然环境 年降雨量 Ｘ１ ｍｍ·ａ－１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

扩张驱动机制 年平均气温 Ｘ２ ℃·ａ－１

年均日照时数 Ｘ３ ｈ·ａ－１

社会经济 人均农业总产值 Ｘ４ 元·ａ－１ 以地级市为

农业人口数 Ｘ５ 万人·ａ－１ 统计单位

人均 ＧＤＰ Ｘ６ 元·人－１

人均粮食产量 Ｘ７ ｔ·人－１

人均耕地面积 Ｘ８ （６６７ ｍ２）·人－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特征

对 ２０１５ 年广东省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分析

（图 ２），２０１５ 年林地面积最大，为 １０７􀆰 ７６×１０３ ｋｍ２，
占比高达 ５９􀆰 ９５％；其次是耕地，占比为 ２３􀆰 ８０％；农
村居民点面积较小，占比仅为 ２􀆰 ３７％。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广东省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及占比情况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５

乡村聚落用地面积和斑块数量分时段统计结

果如表 ２ 所示。 按时间由远及近，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面

积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 ４ ３６９􀆰 ４、４ ４９７􀆰 ７、４ ４８４􀆰 ７、
４ ９５３􀆰 ０、４ ９２０􀆰 ９、４ １８４􀆰 ４ 和 ４ ２１７􀆰 ２ ｋｍ２；斑块数量

依次为 ２７ １８０、 ２６ ８７６、 ２６ ６７０、 ２６ ６４３、 ２６ ３０２、
２５ ９３１ 和 ２６ ０６３ 个。 从时间动态上看，面积变化呈

先增 后 减 交 替 变 化 的 特 征， 变 化 量 最 大 值 为

－７３６􀆰 ５５１ ｋｍ２ （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 最 小 值 低 至
－１３􀆰 ０４４ ｋｍ２ （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斑块数量变化在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 年呈持续减少的趋势，以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为转折点， １９８０—１９９５ 年减少幅度小，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减少幅度大，达－３７１ 个（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对相邻两时相的乡村聚落用地图层进行叠加，
获取每一时段末期用地扩张图层，揭示不同时段的

空间变化特征（图 ３）。 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扩张形

成以珠三角为主、东西两翼为辅、粤北区域最少的

空间分布格局，用地扩张呈现出从零散型分布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 到整体演变迅猛 （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 逐渐减缓 （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最后稳定（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的阶段性态

势。 其中，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 ２ 个时段内

珠三角、粤西、粤东的乡村聚落用地扩张发生聚集

的依次为中部地区、湛江市北部及茂名市西部、汕
头市，粤北地区整体呈零散型扩张；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３ 个时段用地扩张主要

集中在珠三角和粤东，其他地区扩张不显著；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仅有零星扩张现象。

表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乡村聚落用地面积及其斑块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ａ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年份
基本数量 变化

面积 ／ ｋｍ２ 斑块数量 ／ 个 面积 ／ ｋｍ２ 斑块数量 ／ 个
１９８０ ４ ３６９􀆰 ４ ２７ １８０
１９９０ ４ ４９７􀆰 ７ ２６ ８７６ １２８􀆰 ３０ －３０４
１９９５ ４ ４８４􀆰 ７ ２６ ６７０ －１３􀆰 ０４ －２０６
２０００ ４ ９５３􀆰 ０ ２６ ６４３ ４６８􀆰 ３１ －２７
２００５ ４ ９２０􀆰 ９ ２６ ３０２ －３２􀆰 ０６ －３４１
２０１０ ４ １８４􀆰 ４ ２５ ９３１ －７３６􀆰 ６０ －３７１
２０１５ ４ ２１７􀆰 ２ ２６ ０６３ ３２􀆰 ７７ １３２

面积变化和斑块数量变化是末期值减去初期值。

２􀆰 ２　 乡村聚落用地扩张模式

将计算所得的 ＩＬＥ值等区间统计并绘制直方图

（图 ４）。 乡村聚落斑块数较多的区间大约有 ０ ～ ２、
４８～５０ 和 ５０ ～ ５２。 统计对应的斑块数（表 ３），３ 个

主要峰值区间总斑块数占全部斑块的 ４５􀆰 ６１％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１５􀆰 ６７％（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１５􀆰 ４０％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３２􀆰 ０８％（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４７􀆰 １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４３􀆰 １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其中，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情况较为特殊，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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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指数对应斑块集中在 ５０＜ＩＬＥ≤１００ 区间，分别

占全部斑块比例高达 ５４􀆰 １１％和 ５４􀆰 ２７％，但峰值仍

为 ０～２。 根据 ＩＬＥ对应的不同时段内主要峰值区间

斑块数量及比例，参考刘小平等［１８］ 对景观格局扩张

模式的阈值设定，确定景观扩张类型的 ＩＬＥ阈值，当
０≤ＩＬＥ ＜２ 时，该斑块为飞地式扩张；当 ２≤ＩＬＥ≤５０
时，该斑块为边缘式扩张；当５０＜ＩＬＥ≤１００ 时，该斑块

为填充式扩张［１８］。

图 ３　 广东省不同时段的乡村聚落用地扩张模式演变情况

Ｆｉｇ􀆰 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４　 不同时段内乡村景观扩张指数统计直方图

Ｆｉｇ􀆰 ４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表 ３　 不同时段内景观扩张指数峰主要值区间斑块数量及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ｋ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ＬＥＩ）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区间 景观扩张指数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主峰值 ０～ ＜２ １２２ １９􀆰 １２ １ ８４９ ８􀆰 ３６ １ ７００ ７􀆰 ７２ ２１９ ２４􀆰 ２３ ２７３ １２􀆰 １４ ６５ ２１􀆰 ５９
区间 ４８～５０ １７ ２􀆰 ６６ ７５５ ３􀆰 ４２ ６９９ ３􀆰 １７ ３４ ３􀆰 ７６ ８４ ３􀆰 ７３ ５ １􀆰 ６６

＞５０～５２ １６０ ２５􀆰 ０８ １ ３５５ ６􀆰 １３ １ ４９０ ６􀆰 ７７ ５０ ５􀆰 ５３ ７２０ ３２􀆰 ０１ ６７ ２２􀆰 ２６

合计 ２９９ ４６􀆰 ８７ ３ ９５９ １７􀆰 ９１ ３ ８８９ １７􀆰 ６６ ３０３ ３３􀆰 ５２ １ ０７７ ４７􀆰 ８９ １３７ ４５􀆰 ５１
景观格 ０～ ＜２（飞地式） １２２ １９􀆰 １２ １ ８４９ ８􀆰 ３６ １ ７００ ７􀆰 ７２ ２１９ ２４􀆰 ２３ ２７３ １２􀆰 １４ ６５ ２１􀆰 ５９
局扩张 ２～５０（边缘式） ３４５ ５４􀆰 ０８ ８ ３５９ ３７􀆰 ８１ ８ ３６８ ３８􀆰 ０１ ４８３ ５３􀆰 ４３ １ ２４３ ５５􀆰 ２７ １７５ ５８􀆰 １４

模式区间 ＞５０～１００（填充式） １７１ ２６􀆰 ８０ １１ ９６２ ５４􀆰 １１ １１ ９４９ ５４􀆰 ２７ ２０２ ２２􀆰 ３５ ７３３ ３２􀆰 ５９ ６１ ２０􀆰 ２７

合计 ６３８ １００ ２２ １０５ １００ ２２ ０１７ １００ ９０４ １００ ２ ２４９ １００ ３０１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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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各扩张模式的区域面积（图 ５），乡村聚落

用地扩张以边缘式为主，占比均大于 ５０％，其中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３ 个时段分

别高达 ８５％、８４％和 ７３％，并随时间推移呈波动交替

变化。 填充式扩张模式类似“Ｎ”型曲线变化，最小

值出现在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约为 １％；最大值出现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和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 ２ 个时段，其比例分别

达 ３１％和 ２９％。 飞地式的比例较稳定，每个时段都

约占 １４％，唯一例外的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比例达

１２％。 ３ 种用地扩张模式悬殊较小的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和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边缘式、填充式和飞地式比例分

别为 ５７％、３１％、１２％和 ５７％、２９％、１４％；悬殊最大

的时段是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和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比例分别

为 ８５％、１％、１４％和 ８４％、２％和 １４％；飞地式占绝对

优势、填充式和飞地式相当的时段是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３ 者的比例分别为 ７３％、１５％和 １２％。
用地扩张的斑块数同样以边缘式和填充式为

主，其主导比例约为 ５４％、５５％和 ５９％。 其中，边缘

式扩张在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３
个时段里略占主导地位，斑块数占比分别达 ５４％、
５４％和 ５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达 ５９％。 飞地式斑块数

也最少，比例为 ７％ ～ ２３％，并随时间呈 ２ 个谷底的

“Ｗ”型曲线变化。 综上，无论是面积大小还是斑块

数量都以边缘式扩张为主，在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表现突出；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和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边缘式的优势略减，以边缘式和填充

式为主；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飞地式有较大比例上升，面
积占比达 ３２％，但是其斑块数量占比仍在同时段最

小，说明此时飞地式增加的用地虽然数量不多，但
面积较大。

图 ５　 广东省不同时段内不同景观扩张模式面积和斑块数量比例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ｐａ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 ３　 乡村聚落用地扩张的主控因子

基于地理探测器计算得到各因子对乡村聚落

用地扩张模式演变的影响力（ｑ 值）（图 ６）。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对乡村聚落用地扩张模式影响最大的因子

分别是 Ｘ６（人均 ＧＤＰ）、Ｘ７（人均粮食产量）、Ｘ７（人
均粮食产量）、Ｘ４（人均农业总产值）和 Ｘ４（人均农业

总产值）。
总体来看，自然环境因子 ｑ 值较小（≤０􀆰 ０８８）；

社会经济因子 ｑ 值在乡村聚落用地扩张过程中较

大，为 ０􀆰 ０１２～０􀆰 ４０５。 尽管如此，社会经济因子的影

响程度大小随时间的起伏变化较大。 如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 Ｘ４（人均农业总产值）的 ｑ 值高达 ０􀆰 ４０５；而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又低至 ０􀆰 ０１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Ｘ８

（人均耕地面积）的 ｑ 值达 ０􀆰 ３２３，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却

又低至 ０􀆰 １００。

图 ６　 广东省不同时段内各因子对乡村聚落用地扩张

模式演变的影响力（ｑ 值）
Ｆｉｇ􀆰 ６　 ｑ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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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在城镇化发展下呈

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不同扩张模式阶段的主控

因子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基于城镇化发展阐述乡

村发展过程中用地扩张模式的地理探测发生机理

和研究结果，尝试性提出广东省本土化的乡村转型

与重构模式思路。
３􀆰 １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度发

展期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在先行性政策和毗邻港

澳的优越地理条件助推下经济发展迅速。 同期乡

村在此大环境下借助更为廉价的人地使用成本和

宽广的空间开发潜力，开启了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

发展进程。 特别是在 ９０ 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

段，粤西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汕头市和珠三角地区

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绝大多数的资金资本，也成为人

才流入地和汇集地，人均 ＧＤＰ 迅猛增长［２０］。 尤其

是珠三角城市地区，更高的经济水平带动了高价生

产成本，再加上“退二进三”政策，大量来料加工企

业不得不搬迁到低成本的城郊区域或粤西粤东基

础较好的地区［２１］，同时本地的劳动力已无法满足生

产需求，因此新进产业和外来劳动力同步转移到乡

村［２２］。 转移进程打破了原始的“居住－农业”单一

传统村落模式，乡村由内向外以占耕地和开发荒地

为主进行填充拓展或边缘式建设，造厂房、配交通、
盖楼房，围绕着原始村落空间进行全面配套［２３］，逐
步形成了“居住－工业－服务业”混合型现代村落模

式。 值得思考的是，乡村聚落用地扩张不仅仅是工

业化建设，同时也承载着工业化对农业的冲击后

果，促使偏远乡村进行规模化种植时鲜产品，以满

足省内其他区域的日常生活市场化需求，但此类乡

村也逐渐从传统自给自足农业转型到现代化生产

型投资农业模式。 除此之外，粤北地区特殊的山地

自然条件极大阻碍了乡村在大环境下的发展，乡村

聚落用地演变特征相对不显著［２４］。
总体而言，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广东省整体处于乡

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度发展期，乡村空间发展呈

现以珠三角为主、东西两翼为辅的扩张格局，经历

了剧烈的“广东模式”的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重构。
即实现了生产从前店到后厂的空间转移，伴生着本

地人到外来劳动力人口流动，逐步由单一的“居住－
农业”到复合型“居住－工业－服务业”的用地功能转

变，形成了从原始自然风貌到多要素混杂型的景观

格局。

３􀆰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乡村规划集中化和一体化趋

稳期

　 　 虽然基于工业发展建设和居住需求的乡村聚

落用地扩张态势已大大降温，但广东省土地利用粗

放、乡村建设无序等问题日益凸显。 ２１ 世纪以来，
珠三角地区城市化高速发展，用地日益紧张，迫切

需要重新盘活土地，进行空间优化重组［２５］。 为了在

有限土地资源上实现更大发展，国家开始实行紧凑

型土地政策。 广东省乡村在“万村土地整治” “村
居整治”等国家工程以及“三旧改造”“城市更新”等
地方性政策指导下，用地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边缘式

撤并和退补，主要表现在“生产－生活－生态”的乡村

转型发展与空间重构过程中。
广东省乡村产业经济形成了高密度的城市服

务业与低密度的城郊技术业新模式，从分散低效到

集约高效、从盲建厂房到统一园区规划［２６］；乡村生

活空间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从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的水平

空间用地相互混杂镶套、垂直空间混合利用到空间

职能化管理，实行了“乡村社区发展”模式［２７］；乡村

生态空间不同于过去仅需满足生产生活的基本需

要，如今也需具备吸纳高端产业及人才的积极作

用，因此从过去“乱排水排污”“乱倒乱填埋垃圾”到
逐步优化重构宜居的乡村生态空间［２８－２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珠三角逐步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生产要素集

聚性显著，已走出“前店后厂”的经济发展模式，土
地利用由此呈现高度集聚性，乡村聚落用地变化已

趋向稳定期。 在“生产－生活－生态”多元协同下广

东省乡村发展和转型重构整体上已逐步进入高水

平稳态阶段。

４　 结论

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呈现以边缘式为主、填充

式和飞地式为辅交替变化的阶段性扩张态势。 该

结果与文献研究结果类似，都认为现代乡村聚落用

地确实存在扩张现象，突破了国内研究普遍认为传

统乡村存在内生发展能力不足、乡村空间逐渐消亡

等空间收缩情况的认知。 乡村聚落用地的主控因

子主要包括人均 ＧＤＰ、人均粮食产量、人均农业总

产值等社会经济因子。 该文仅基于现有的土地利

用数据库从扩张视角分析乡村聚落变化，忽视了收

缩等用地模式的可能性，也难以揭示乡村聚落用地

功能多样化的现象，这些均有待下一步深入研究。
广东省及粤北、粤西、粤东和珠三角 ４ 大区域的

乡村聚落用地演变大体可分为 ２ 大阶段，以 ２０００ 年

为界，之前是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度发展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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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空间结构分化、地域功能多元化和景观要素复

杂化，即生产从前店到后厂的空间转移，伴生着本

地人到外来劳动力人口流动，逐步由单一的“居住－
农业”到复合型“居住－工业－服务业”的用地功能转

变，形成了从原始自然风貌到多要素混杂型景观格

局；２０００ 年后在乡村规划集中化和一体化趋稳期中

广东省在“生产－生活－生态”多元协同下乡村发展

和转型重构已逐步进入高水平稳态阶段。 显然，国
家及地方性政策的助力、外来资本资金人口的流

动、地域的内生力积极反馈与调节等多方面交互机

制才能推动乡村转型发展和空间重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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